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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塔利班崛起的历史逻辑*

闫 伟

阿富汗塔利班崛起的历史逻辑

[内容提要] 阿富汗战争后，塔利班迅速实现重组，建立了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人员构成更加

多元，意识形态趋向务实、温和。塔利班迎合了阿富汗广大农村和部落社会的政治文化和诉求，为

之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满足当地人的生存和安全需求，并实现社会动员。相较而言，阿富汗政府

的集权化努力和农村建设实践则以失败而告终，国家制度建构陷入不同族裔的博弈之中，效能颇

低。塔利班最终填补了农村的权力真空，逐渐侵蚀和瓦解地方政权，并在美国撤军后全面夺取政

权。塔利班上台后，仍然面临一系列困难和问题，涉及如何整合松散的组织结构，如何建构兼具伊

斯兰传统与现代精神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如何实现权力分享和政治包容、发展经济与融入国际体

系等等。阿富汗国家的秩序恢复、和平建设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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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闫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东政治与国际关系、阿

富汗问题等。

2021年 8月，塔利班在美国撤军的背景下，以令

人惊愕的速度攻占了阿富汗的主要城市，并最终占

领首都喀布尔。阿富汗总统加尼宣布出走，政府事

实上垮台，塔利班全面接管政权，并着手重建酋长

国。阿富汗再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南亚和中

东的地缘政治环境同时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塔利

班成为研判阿富汗当前局势的关键变量。人们不

禁发问，在 2001 年塔利班政权垮台后，塔利班如何

逐步实现重生，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大军事和

政治压力下得以延续与壮大？它凭什么能够再次

问鼎阿富汗政权？塔利班再次掌权后是否会走 20

世纪 90 年代塔利班政权的老路？本文带着这些问

题进行考察和阐释，以期有助于客观认识当前的阿

富汗变局。*

一、塔利班的再度崛起

2001 年，阿富汗战争使塔利班遭到沉重打击。

在一年的时间里，约 8000～10000 名塔利班成员身

亡，损失了 20%的成员。① 塔利班政权迅速崩溃，其

领导层对于前景也较为悲观，希望与美国及阿富汗

新政府实现和解。但是，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美

国并不支持阿新政府与塔利班和解，而是欲除之而

后快，从而失去了阿富汗实现社会和解与和平的良

机。在这种背景下，塔利班的领导层逃亡巴基斯

坦，并开始进行重组。2002 年，塔利班一些成员开

始在阿富汗南部普什图地区重组，招募成员，由此

形成了一系列松散的反政府武装组织。它们占据

一定的区域，各自为战，反对美国的占领和阿富汗

的新政府。

此后，塔利班的组织化程度逐渐加强，一系列

地方性的小规模反政府武装组织实行了一定程度

的联合。2003年，塔利班原领导层在巴基斯坦奎达

组建了奎达舒拉（Quetta Shura），形式上统一了南部

地区的反政府武装，并且在影响的区域组建影子政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东现代民族和国家构建

的多维比较研究（多卷本）”（项目号：20&ZD240）的阶段性成果。

① Antonio Giustozzi, The Taliban at War 2001–201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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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2005 年，在东部地区，白沙瓦舒拉（Peshawar

Shura）逐渐兴起，受到以普什图人为主体的伊斯兰

党① 的影响，与奎达舒拉分庭抗礼，相互竞争。后者

直到 2014年才承认白沙瓦舒拉属于塔利班。此外，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存在的哈卡尼网络（Haqqani

Network）也是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军队的主力，并

改组为米兰沙舒拉（Miran Shah Shura），以阿富汗东

部与巴基斯坦边界地区作为立足点，但并不为塔利

班主流所承认。2007 年，米兰沙舒拉宣布自治，不

再接受奎达舒拉的指令。

2008年之后，美国开始增兵阿富汗，加大对塔利

班等反政府武装的打击，进一步激化了塔利班三个

舒拉（分支）的矛盾。三者在奎达舒拉的代表性问

题，② 以及具体的地盘上争夺不断，甚至爆发冲突。

这严重威胁奎达舒拉作为塔利班最高领导层的地

位，它在阿富汗东部地区的扩张也受到另外两个舒

拉的抵制。2012年，在伊朗和巴基斯坦支持下，阿西

部的一些塔利班武装建立马什哈德办公室。2015

年，改组为马什哈德舒拉（Mashhad Shura），并宣布

自治。③ 此外，塔利班还出现了北方舒拉和反叛舒

拉（拉舒尔舒拉）。至此，塔利班形成了六个主要的

分支，其中奎达舒拉是形式上的领导力量。塔利班

也完成了重组，并逐渐适应了新的斗争形式。与 20

世纪90年代相比，新塔利班具有其独特性。

第一，塔利班实行了扁平化和伞形的组织模

式，以适应新的战争形式。20世纪 90年代，塔利班

崛起具有单一的结构和相对集权化的领导体制。但

是，从总体上看，新塔利班具有多中心的特征，不同

的舒拉相互独立，并具有竞争性。塔利班内部对如

何组织也存在分歧。奎达舒拉倾向于松散的结构，

借此将几乎所有反美和反政府武装都纳入麾下，增

强其合法性。而哈卡尼网络与白沙瓦舒拉则倾向于

建立中央集权和纵向化的组织，强化自身的统一性。

事实上，这种多中心的结构并不利于塔利班的大规

模和有组织的作战，但却有利于在强大的外部军事

压力下实现生存和进行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

塔利班为适应阿富汗战争之后新形势所做的准备。

第二，塔利班建立了高度地方化的影子政府体

系，加强向地方的渗透。塔利班的各个分支都在其

控制区建立影子政府。它们往往由当地的部落或特

定家族控制，招募当地青年，组建地方武装，维护的

是地方利益。这成为塔利班控制农村的基本力

量。④ 除了地方政府之外，塔利班还形成了数十个

以领导人个人魅力为基础的“大阵线”（loy Mahaze）。

它们类似于塔利班的机动部队，但比地方武装更有

战斗力。这些武装个人化色彩浓厚，只效忠于特定

的领导人，具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并成为塔利班领导

层相互竞争的工具，奎达舒拉对其缺乏有效的节制

能力。大阵线伴随着领导人的得势或失势不断分化

重组。此外，这些大阵线与地方的影子政府也存在

矛盾。由于大阵线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对塔利班具

有一定的分裂性。2020年，塔利班领导人阿洪扎达

（Hibatullah Akhundzada）发布指令，要求塔利班地方

军事力量只向所在省的影子政府负责，废除“大阵

线”，不再承认其合法性。⑤

第三，塔利班的社会构成更加多元和复杂，拓

展到毛拉之外的群体。“塔利班”本意为“宗教学

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其主体为曾在巴基斯坦宗

教学校学习的普什图学生，他们受到巴基斯坦的迪

奥班德（Deoband）宗教网络的影响，塔利班成员往

往具有师生或同门之谊。⑥ 领导层为参加抗苏运动

①“伊斯兰党”为抗诉运动中“七党联盟”的第二大党，由希克

马蒂亚尔领导，后来分裂为不同的派别。

② 米兰沙舒拉和白沙瓦舒拉要求在奎达舒拉中具有更强的代

表性。

③ Mohit Sharma,“Running an Emirate in Afghanistan,”The

Geopolitics, June 7, 2020.

④ 80%～90% 的塔利班武装在其所属的部落组织周边活动。

Thomas Ruttig,“How Tribal Are the Taliban?”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AAN) Thematic Report, No.4, 2010 , p.14.

⑤“Twelfth Report of the Analytical Support and Sanctions

Monitoring Team Submitt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2557 (2020) Concerning

the Taliban and Other Associated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Constituting

a Threat to the Peace Stability and Security of Afghanistan,”UNSC S/

2021/486, June 1, 2021, p.8.

⑥ 迪奥班德派兴起于 19世纪中后期，是南亚重要的伊斯兰宗

教派别。它强调通过宗教教育，培养真正的乌里玛，进而改造社会。

相关论述参见 Dietrich Reetz, The Deoband Universe: What Makes a

Transcultural and Transnational Educational Movement of Islam?

Master Thesi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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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穆贾希丁”（圣战者）。① 塔利班重组之后，仍然

以宗教人士为基础，同时借助南亚的迪奥班德派宗

教网络进行招募，但成分更加复杂。白沙瓦舒拉就

受到伊斯兰党② 的强烈影响，许多成员与之前的塔

利班政权并无直接联系，甚至持敌对的立场。而在

塔利班的影子政府和地方武装中，世俗的部落民成

为重要组成力量。

第四，塔利班的意识形态趋向温和与务实，但

并未放弃保守的伊斯兰主义。传统上，塔利班受到

迪奥班德派、瓦哈比主义和部落文化的深刻影响，

这一切塑造了塔利班的意识形态。20世纪 90年代，

塔利班的领导层大都来自于农村的毛拉，对于现代

政治伊斯兰缺乏深刻的认识，他们的宗教观念掺杂

了大量部落文化。在强调回归经训、重建“理想的”

伊斯兰社会基础上，塔利班突出宗教信仰的外在

性，即通过规范着装、仪式、娱乐活动、社会规范等

体现宗教信仰。③ 塔利班重组后，由于人员构成日

益复杂多元，并且受到新媒体的影响，其宗教意识

形态转向温和，不再简单以宗教行为判断宗教信仰

是否虔诚，强调信仰的内在性，也开始接受以埃及

穆斯林兄弟会和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所代表的现

代政治伊斯兰，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现行国际规

则和国际体系。④

第五，塔利班在重新崛起的过程中，具有代理

人属性。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导致中南亚的地缘

政治失衡。因此，在塔利班重组和崛起的过程中，

外部力量在塔利班内部寻找“代理人”。阿富汗与

巴基斯坦存在严重的领土和边界争端。巴基斯坦

为了压制阿富汗政府的领土诉求，削弱印度在阿富

汗的影响力，继续给予塔利班以经济支持以及一定

程度的庇护。在不同时期，巴基斯坦支持的派系也

有所差异。它们 2010 年左右将重点投向白沙瓦舒

拉，近年来则加大了对奎达舒拉的支持。伊朗则通

过支持塔利班西部的马什哈德舒拉，拓展在阿富汗

的影响力。

塔利班重组之后，表现出与 20 世纪 90 年代不

同的特征。该组织由执政力量转变为反政府武装，

并在美国“反恐战争”的形势下，重新适应农村的社

会与环境。由此，塔利班逐渐与阿富汗社会尤其是

其中的普什图部落社会相融合，寓兵于农，化整为

零，在农村和部落社会中站稳脚跟。2014 年，美国

奥巴马政府开始从阿富汗撤军，阿安全部队也逐渐

独立承担国内的安全任务，但力不从心。因此，阿安

全部队渐次从农村地区收缩，回撤至城市之中。此

时，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之前的攻守平衡发生逆转。

塔利班向农村地区大肆扩张，侵蚀阿政府的地方政

权。阿富汗形成了政府控制城市地区，塔利班控制

农村的分治局面。但塔利班仍然忌惮美国等西方国

家的军事力量，未能向城市扩张。阿富汗政府和塔

利班形成了一定的力量平衡与相互对峙，这导致

2014年至今阿富汗国内冲突和平民伤亡的攀升。

近年来，美国进行战略收缩，并开始从阿富汗、

伊拉克和叙利亚等中东国家抽身，给塔利班带来可

乘之机。2020年，美国单独与塔利班签署多哈和平

协议，开始完全从阿富汗撤军，并开启了阿富汗国

内和谈的进程。⑤ 但是，这也标志着美国等北约国

家军队彻底撤离阿富汗，事实上向塔利班亮明了底

牌，解除了对塔利班的威慑。2020 年底，虽然阿富

汗政府与塔利班开始进行历史性的和谈，但阿富汗

国内的平衡被打破。2021 年 5 月 1 日，拜登政府宣

布从阿富汗撤军，在 9 月 11 日之前完成撤军，塔利

班逐渐蚕食阿政府的控制区域，最终实现了对主要

城市的分割与包围。2021年 8月，塔利班以令人咋

舌的速度，迅速攻占了阿富汗的主要城市，并于 8月

15日占领首都喀布尔。西方国家投入巨资，建设达

20年的阿富汗政府垮台。

① 这些圣战者大都曾在村庄中担任毛拉。参见闫伟：“塔利班

运动及其伊斯兰实践新探——兼论中东政治伊斯兰的‘塔利班化’

新动向”，《西亚非洲》，2016年第3期，第62～79页。

② 伊斯兰党的领导人为希克马蒂亚尔，曾是阿富汗抗苏的重

要力量。20世纪 90年代塔利班兴起后，伊斯兰党加入北方联盟，反

对塔利班政权。

③ Antonio Giustozzi, Koran, Kalashnikov, and Laptop: The

Neo-Taliban Insurgency in Afghanista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2.

④ 参见 Anand Gopa, Alex Strick van Linschoten,“Ideology in

the Afghan Taliban,”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Report, 2017.

⑤“Agreement for Bringing Peace to Afghanistan between the

Islamic Emirate of Afghanistan which is not Recogniz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s a State and is Known as the Talib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U.S. Department of State,February 2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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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多中心的松散结构作为反政府武装有

其优势。但是，塔利班上台后，这种组织结构对于

执政而言存在严峻挑战。塔利班也需要在未来进

行组织和角色的转换。此外，从塔利班的重新崛起

来看，为何在遭受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以及阿富

汗政府军重重压制，且在资源获取上极为不利的情

况下，能够在阿富汗中立足，并且以令人瞠目的速

度扭转阿富汗战局？其中蕴含某种历史逻辑。

二、塔利班崛起的必然性

阿富汗地处亚洲的十字路口，一直以来是中南

亚地缘政治的重要平衡力量。外部力量的介入使

阿富汗不断陷入大博弈，成为所谓的“帝国的坟

墓”，可以被占领但却无法被征服。阿富汗国内冲

突的外化与周边国家地缘政治博弈的内化相互交

织，构成了塔利班崛起的大背景。事实上，塔利班

崛起在阿富汗历史上存在多个镜像，其中蕴含某

种历史逻辑。从 19世纪第一次、第二次抗英战争中

阿富汗抵抗运动对英属印度占领军及其“傀儡政

权”的打击，到 1929 年阿马努拉国王的统治被少数

民族巴恰·沙考（也名阿卜杜拉）的颠覆，再到 20世

纪 80年代的抗苏运动，直至当前塔利班运动的崛起

都具有一定的共性。这些看似强大的内外力量，在

阿富汗反政府运动面前往往不堪一击。历史与现

实的共通性显露出塔利班在阿富汗政治社会中发

展的某种必然性。

第一，地方社会是阿富汗政治的关键变量，塔

利班填补了地方权力真空。塔利班正是以地方的

农村和部落社会为基础，逐步实现了对城市的占

领。长期以来，国外学界往往关注阿富汗的城市政

治。但是，以农村、部落等为主体的地方社会是政

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而以部落和家族传统为特色

的政治文化则是传统政治文化的根本。如今，阿富

汗城市化率也仅为 25%左右，农村和部落社会是影

响阿富汗政治的重要因素。① 是否能够获得农村和

部落的支持，成为阿富汗历届政府是否能够稳定和

存续的关键。阿富汗部落社会长期处于自治状态，

反对政府的控制。近代以来，阿富汗几乎所有对部

落社会的直接控制都以失败而告终，国家对于地方

的控制从未超越地区层级。② 2001年，塔利班政权

垮台之后，农村和部落地区出现权力真空。在美国

等西方国家支持下，阿富汗政府试图对部落社会建

立直接统治，将之纳入国家的控制。为此，阿富汗

政府向农村地区派驻重建力量，试图削弱部落的传

统自治状态，并提供教育和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

公共产品。

但是，这些实践产生了严重的问题，使部落社

会与中央政府逐渐渐行渐远。一是国家的集权化

与部落的分权传统形成冲突。在部落社会中，分权

自治涉及“荣誉”，是部落社会一直坚守的传统政治

文化。二是在阿富汗重建之初，大量的地方官员为

少数民族，或者来自城市，对于普什图的部落社会

极尽打压，甚至存在迫害部落成员尤其是农村毛拉

的现象。三是阿富汗政府着力在农村禁毒，但又缺

乏替代性的经济活动，这导致部落地区民生日艰。

四是塔利班政府时期，以伊斯兰法为基础，为部落

社会提供了一定的秩序。但是，阿富汗新政府建立

之后，试图完全以世俗法取代部落习惯法与伊斯兰

法，无法维持部落社会的稳定。五是阿富汗政府建

立的基层政权存在腐败、效率低下、任人唯亲等

问题。③

在这种状况下，塔利班再次填补了部落社会权

力真空。塔利班通过农村的毛拉，建立了与部落社

会的联系，通过毛拉招募成员，劝导部落首领归顺，

搜集情报等。同时，塔利班给予部落社会一定的安

全保证，默许农村种植罂粟，并为在农村招募的成

员发放一定的工资等，为部落社会提供必需的公共

产品。在这种环境下，大量的部落组织归顺塔利

班，成为它的地方武装和政治力量。阿富汗政府则

在这些地区逐渐边缘化。根据民调，2019 年，在以

普什图人为主的扎布尔和乌鲁兹甘省，半数以上的

① Ali Banuazizi and Myron Weiner eds., The State, Religion,

and Ethnic Politics: Afghanistan, Iran, and Pakistan,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6,p. 75.

② 阿富汗的行政区划分为省和地区，在地区之下主要以地方

自治为主，政府长期通过部落和家族首领，维持间接统治。

③ 参 见 Jennifer Brick Murtazashvili, Informal Order and the

State in Afghanista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12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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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同情塔利班。① 塔利班在部落社会的渗透也造

成了其组织内部存在深刻的部落裂痕。例如，奎达

舒拉内部就存在杜兰尼系和吉尔查伊系的矛盾。②

第二，塔利班借助宗教和民族认同，实现了对

松散部落社会的联合和动员。阿富汗部落社会属

于所谓的“分支型社会”，依血缘关系分裂为大小不

一、相互敌对的社会组织，难以联合。③ 塔利班在部

落社会站稳脚跟后，如何在松散且矛盾重重的社会

实现动员，将部落组织联合起来，共同反对阿富汗

政权，成为其崛起的另外一大挑战。塔利班运用两

种力量动员部落社会：即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阿

拉伯著名史学家伊本·赫勒敦曾指出，伊斯兰教领

袖是联合部落社会的力量。④ 由于宗教人士超越了

狭隘的部落认同，特别是塔利班所属的迪奥班德派

本身就擅长宗教人士的培养和宗教网络的建构，因

此，塔利班将部落力量动员起来，反对异教徒对阿

富汗的占领，反对阿富汗政府不符合伊斯兰原旨教

义的世俗化改革，进而将部落社会联合并动员起

来。另一方面，阿富汗普什图社会具有反对外部入

侵和控制的传统，并将之视为对自身荣誉的侵犯。

而对于部落社会而言，荣誉是一个部落或者家族立

足的根本，与普什图的民族认同和身份密切相关。

在这种背景下，宗教人士与农村和部落力量结合，

并借助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进行双重动员，反抗美

国等西方国家的占领和“傀儡”政权。塔利班由此

成为维护阿富汗传统宗教价值观念与民族认同的

代言人。事实上，这种宗教+部落的抵抗模式，在阿

富汗历史上反复出现。在第一次、第二次抗英战争

中，阿富汗穆贾希丁对苏联入侵的抵抗等皆属于这

种模式。这些毛拉在英属印度时期便被称为“疯

毛拉”。⑤

第三，阿富汗政府陷入族群斗争的内耗，对塔

利班的打击能力弱化。塔利班在部落地区崛起，并

且实现社会动员，但仍然不是能够颠覆阿富汗政权

的充分条件。与塔利班的重生相比，阿富汗政府陷

入了两难局面，并持续衰落。一方面，阿政府陷入

了不同族群的激烈博弈，其合法性逐渐丧失。2001

年，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下，以少数民族主导的

北方联盟是推翻塔利班政权的主力。但是，在之后

的国家重构中，普什图人凭借人口优势，逐渐处于

主导地位。阿富汗临时政府以及之后的四届民选

政府都是以普什图人为主导，特别是阿富汗实行强

总统制，总统有权力任命地方行政和司法首脑，这

就导致在战争中出力甚多的少数民族在政治上日

益边缘化。另一方面，在 1978年阿富汗问题产生之

前，普什图人在历史上一直垄断阿富汗政权。在许

多普什图人看来，新政府是西方扶植的傀儡政权，

在选举政治之下，普什图人不得不与少数民族分享

权力。在阿富汗战争结束之初，少数民族武装也存

在对普什图人的打压甚至迫害。正如一位普什图

人所言：少数民族得到了美元，我们得到的却是子

弹。⑥ 阿富汗虽然形成了脆弱的权力平衡，但是各

派力量都存在失落感。在总统选举中，屡屡曝出选

举丑闻和争议；不同族群的博弈，在政府决策和资

源分配上相互掣肘，严重削弱了阿富汗政府。此

外，阿富汗政府出现了严重的腐败问题，降低了其

政治合法性。

与此同时，在西方的支持下，阿富汗政府一直

着力裁撤军阀，尤其是裁撤原北方联盟的少数民族

军阀和军事将领，实现各民族在安全部门的力量平

衡。2002年，阿富汗 38名将军中 37人为塔吉克人，

1人为乌兹别克人。⑦ 到 2014年，阿富汗国民军中，

普什图人约占 43%、塔吉克人约占 32%、哈扎拉人约

① Tabasum Akseer, John Rieger eds., A Survey of the Afghan

People: Afghanistan in 2019, The Asian Foundation, 2019, p.69.

② 20世纪 90年代，塔利班政权最初 28名领导人中，14人来自

吉尔查伊部落联盟、7人来自杜兰尼部落联盟，只有 1人为非普什图

人。塔利班重组后，其领导层奎达舒拉中，杜兰尼部落联盟开始崛

起。参见 Ahmed Rashid, Taliban: Militant Islam Oil and Fundamentalism

in Central Asia,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52-255.

③ 美国学者巴菲尔德将之称为“平等性部落”，阿拉伯部落也具

有类似的特征。参见[美]托马斯·J.巴菲尔德著、杨张锋译：“中亚视域下

的部落与国家关系”，《中东问题研究》，2015年第2期，第99～126页。

④ Thomas Barfield, Afghanistan: A Cultur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60.

⑤ Jeffery J. Roberts, The Origins of Conflict in Afghanistan,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3, p.232.

⑥ Amy Chua,“Tribal World Group Identity Is All,”Foreign Affairs,

Vol.97, No.4, 2018, p.29.

⑦ Carol J. Riphenburg,“Ethnicity and Civil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Afghanistan,”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59, Issue 1, 2005, 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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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12%、乌兹别克人约占 10%。① 这一努力虽然实

现了族群之间的平衡，但造成军队的凝聚力下降。

特别是 2018年加尼政府以扶持青年军官成长为名，

要求到龄的 2000名军官退休，其中大量军官为塔吉

克人等少数民族。② 这进一步提高了普什图军官的

比例。然而，20世纪 90年代以来，以塔吉克、乌兹别

克等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北方联盟是打击塔利班的主

力。虽然阿富汗安全部队在族际之间更加平衡，规

模也更大，但对塔利班具有复杂感情的普什图人开

始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客观上削弱了政府军的战斗

力。事实上，阿富汗地方政府、武装与塔利班的影子

政府之间并非完全泾渭分明、相互敌对，而是交往、

交集匪浅，塔利班一直在向阿富汗基层政权渗透，在

普什图人聚居区更为明显。这应该是在近期塔利班

的攻势中阿富汗国民军战斗意志不强、原少数民族

军阀和将领未能组织起有效抵抗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塔利班具有外部力量的强力支持与源源

不断的资源供给。阿富汗政局的变动对于中南亚

乃至中东的地缘政治平衡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塔

利班之所以能够实现重组，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

打击下能够生存且逐步壮大，与巴基斯坦等国的支

持密不可分。阿富汗的奎达舒拉、白沙瓦舒拉和哈

卡尼网络都与巴基斯坦存在联系，后者给予庇护、

经济支持等，而且塔利班还从巴基斯坦招募成员。

马什哈德舒拉则得到了伊朗的支持，在伊朗的阿富

汗难民中进行招募，伊朗为之提供经济援助甚至培

训。一些海湾的阿拉伯国家也向塔利班提供援助。

因此，塔利班在阿富汗并非孤立无援，而是得到了

地区内一些国家的有力支持。

由此可以粗略描绘出塔利班在重重压力下崛

起的图景。塔利班政权溃败后，阿富汗政府以西方

模式建构国家制度，并向农村和部落地区拓展权

威，试图将之纳入国家的直接控制，但这触碰了阿

富汗部落社会的禁忌，塔利班借此机会在农村和部

落社会中立足，并且对部落社会进行动员与整合，

在外部力量的支持下不断增强实力。也是因为如

此，阿富汗的“民主制度”失灵，沦为不同族群和派

系争夺和攻讦的目标；在普什图人掌握政权的背景

下，少数民族的军事影响力逐渐降低。在美国撤军

的背景下，阿富汗国内的平衡被打破，以少数民族为

主体的反塔利班力量没有能力抵御塔利班攻势。从

塔利班的案例中，也可以发现国内政治的一些规律。

在阿富汗独特的社会政治文化中，外部力量的入侵

和移植的政治制度往往难以建构稳定的政治和社会

秩序，反而会引发持续性的抵抗，宗教势力必然成为

动员社会抵抗的关键性力量。阿富汗拥有独特的地

缘政治地位，如果阿富汗作外交上放弃传统的中立

和平衡政策，那么外部力量的介入不可避免，国内冲

突就具有了代理人属性。因此，抵抗运动势必得到

外部力量的支持。内外因素的互动也许是阿富汗难

以彻底被征服的原由。

三、塔利班新政权面临重大挑战

在此次崛起直至攻入喀布尔的全程中，塔利班

相当程度上改变了 20世纪 90年代保守和僵硬的形

象，表现出务实、温和的立场和姿态。特别是，它对

前政府和安全部队成员实行大赦，宣称建立包容性

的政府，允许妇女接受教育和工作，保护私人财产，

禁止复仇等。③ 塔利班释放出的这些信号是阿富汗

局势的一些积极变化。但是，这些表态能否在执政

中落到实处，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阿富汗国

家发展存在很多诸如此类的难题，塔利班新政权面

临诸多重大挑战。

第一，塔利班能否实现其组织结构的进化是影

响阿富汗局势的关键。诚如前述，塔利班长期以来

具有相对松散的结构和多个地方性的自治舒拉（分

支），以及地方化和部落化的武装。这种扁平化的

组织形式作为反政府武装而言有其优势，能够化整

为零，减少损失，灵活指挥与行动。但是，塔利班夺

取政权之后，这种组织结构不再适应统治的需求，

需要从扁平化转向垂直化，进行一定程度的集权，

① Gautam Das,“The Afghanistan National Armyin 2014,”

https://smallwarsjournal. com / jrnl / art / the-afghan-national-army-in-

2014.（上网时间：2021年8月18日）

② Hamid Shalizi,“Afghan Army Shake-up to Push out Old

Guard in Fight against Taliban,”Reuters, Februry 13, 2018.

③ “Taliban Offers Amnesty, Promises Women’s Rights and

Media Freedom,”Aljazeera, August17,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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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更有效地约束基层组织，更高效地实现统治。

在塔利班的多个分支之下，奎达舒拉只是形式上的

领导层，各分支之间虽然存在协调关系，但奎达舒

拉对其他分支和地方武装缺乏节制能力。塔利班

领导层提出的上述举措能否真正在各地落实面临

挑战。当前，阿富汗个别地方确实出现了对女性的

限制，甚至对其他族群和教派实行迫害以及打击、

报复的现象。除此之外，塔利班并非浑然一体，内

部也存在不同的部落、家族和派别之争，甚至之前

还爆发冲突。在夺取政权之后，塔利班需要面对如

何在不同的派别和分支之间妥善分配权力，维持整

体的团结与稳定。如果无法妥善分配权力和处理

内部分歧，塔利班内部存在爆发冲突乃至发生分裂

的风险。

第二，塔利班要想实现真正的社会包容和社会

和解有极大的难度。阿富汗具有多元化的族群和

文化构成。20世纪以来，族际矛盾已成为制约阿富

汗发展的重要因素。20世纪 90年代，阿富汗爆发了

基于族群的内战。2001年以来，西方的选举政治异

变为族群政治，政治党派、政治选举等都以族群为

界。尽管塔利班并未公开表示其普什图属性，其组

织内部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但塔利班主要

的社会基础仍在于普什图人，尤其是普什图部落

民。① 在这种背景下，塔利班掌权后如何与其他族

群分权存在挑战。如今，与塔利班接触、合作的少数

民族领袖只有伊斯梅尔汗和阿卜杜拉等少数人。无

论是前总统卡尔扎伊还是希克马蒂亚尔都是普什图

人，后者还是伊斯兰党的创建者，而塔利班的白沙

瓦舒拉与该党关系密切。因此，塔利班的上台在一

定程度上强化了普什图人的力量和统一性，普什图

人对政权的主导成为大概率的事件，少数民族显然

处于不利地位，甚至难以维持加尼政府时期的分权

状态。由此看来，塔利班如何建构包容性的政府，

存在很大的疑问。在中东的政治实践中，主要有两

种族际政治模式：即以黎巴嫩和伊拉克为代表的族

际、教派分权，以土耳其为代表的民族同化。阿富

汗历史上实行的是民族同化，2001年之后事实上实

行的是民族分权，但都未真正解决族际关系问题。

在当前塔利班独大的背景下，建构什么样的新制度

模式和如何建立这样的制度模式，都是重大的

挑战。

社会和解不仅涉及政治上的分权，而且与心理

建设密切相关，这无疑是长时段的变量，需要对 40

余年冲突进行系统的反思和教育、抚慰。尤其是，

阿富汗部落社会存在复仇文化。复仇被视为将法

律掌握在自己手中，且事关荣誉，而失去荣誉的人

在部落社会中难以生存。塔利班提出禁止复仇，从

反面佐证了这一点。在松散的组织结构下，塔利班

可能很难有效约束基层武装，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

少数民族尤其是什叶派更难做到这一点。

第三，塔利班宣称恢复酋长国，但不太可能完

全照搬之前的制度。20世纪 90年代，塔利班效仿伊

斯兰教“黄金时代”，试图恢复历史上的哈里发制

度。当时，政权掌握在坎大哈的舒拉手中，由奥马

尔等毛拉执掌。行政中心则位于喀布尔，由各行政

部门组成。塔利班再次夺取权力后，已宣布建立酋

长国。② 因此，这种制度模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恢

复传统，并掺杂一些现代政治因素。塔利班的领导

人阿洪扎达多次表示，塔利班目标是重建“伊斯兰

酋长国”，而非维持“民主体制”。③ 塔利班取得政权

之后，可能建构这样一种体制：由毛拉为主体的舒

拉监督和控制政权，由行政首脑掌管政府。在这种

体制下，塔利班可能吸收一些前政府官员、少数民

族领袖进入舒拉或政府，彰显包容性；利用共同的

宗教信仰稀释族群差异，以伊斯兰教法治国。塔利

班的保守宗教意识形态虽然有所淡化和温和化，宣

称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妇女的权益，但仍然强调以伊

斯兰教法治国。因此，宗教在社会文化、教育、女性

地位等方面的复归不可避免。伊斯兰教法将取代

① 当前，在潘杰希尔地区抵抗塔利班的萨利赫和小马苏德都

属于少数民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塔利班并未完全超越普什

图属性。

② 事实上，译为“埃米尔国”（Emirate）可能更为准确。酋长与

部落首领有关，体现的是部落属性。“埃米尔”一词在阿富汗具有“哈

里发”的内涵，体现宗教性。

③“Twelfth Report of the Analytical Support and Sanctions

Monitoring Team Submitt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2557 (2020)

Concerning the Taliban and Other Associated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Constituting a Threat to the Peace Stability and Security of Afghanistan,”

UNSC S/2021/486, June 1, 2021,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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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塔利班崛起的历史逻辑

重建 20 年来阿富汗确立的世俗法律体系。但伊斯

兰教法与部落习惯法的关系仍然需要进一步磨合。

第四，塔利班在经济领域可能将面临着严重的

困难，存在爆发人道主义危机的可能。长期以来，

阿富汗缺乏必要的自然资源，也无法从社会中获取

更多的财富，其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援助。20世

纪 50～60年代，阿富汗几乎半数的政府预算来自美

国和苏联的援助。① 2001年以来，阿富汗的重建主

要依赖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援助。如今，塔

利班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外部的捐助、毒品生产与走

私、对外贸易、收税等。塔利班上台之后，其经济状

况将面临严峻挑战。一是每年来自西方尤其是美

国的数十亿美元援助可能大幅削减甚至断绝。二

是如果塔利班未能彻底与极端组织切断联系，美国

等西方国家很可能对其进一步实施制裁。美国已

冻结了阿富汗央行近 95 亿美元的资产。② 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也暂停向阿富汗提供资金和贷款。③ 三

是毒品是塔利班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迫于国际

社会的压力，以及树立积极的形象，塔利班宣布阿

富汗将停止生产和走私毒品。四是阿富汗前政府

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积极与周边国家推进经贸和

能源合作，已初具规模，并从中获益。但是，塔利班

上台后，阿富汗与中亚国家、印度的关系可能冷却，

这将严重影响方兴未艾的地区贸易和阿富汗的过

境收入。这样一来，塔利班政权的财政状况势必吃

紧，发展项目可能要暂停或取消。在政权更迭、流

民四起的背景下，阿富汗人道主义危机及新冠疫情

的风险明显加大，仅 2021 年初以来就有 55 万人因

战乱流离失所。④

第五，阿富汗能否彻底切断与恐怖组织的联系

是其融入国际社会的前提。塔利班夺取权力后，国

际社会已基本达成共识，塔利班必须彻底切断与极

端组织的关系。⑤ 塔利班虽然含混表示不允许外国

武装分子借助阿富汗的领土威胁他国，但未明确是

否驱逐外国武装分子或不再为他们提供庇护。⑥ 但

是，联合国安理会 2021 年 6 月的一份报告指出，塔

利班庇护的外国的武装分子可能有 8000～10000

人。塔利班中较为激进的哈卡尼网络一直与“基

地”组织等过从甚密。“基地”组织也与塔利班存在

频繁的联系甚至通婚关系。⑦ 考虑到塔利班在意识

形态上具有保守倾向，其组织结构也较为混杂，塔

利班能否约束其内部的不同分支，彻底切断与恐怖

组织的联系并不再对其庇护，存在一定的难度。从

这个角度看，塔利班若想完全融入国际社会特别是

获得西方国家的承认，仍然任重而道远。

结语

塔利班再次掌权终结了阿富汗重建 20 年来的

政治格局，极大地冲击了中南亚乃至中东的地缘政

治环境。这标志着美国在阿富汗的“民主改造”最

终以失败而收场。塔利班则以农村和部落社会为

基础，通过宗教与民族主义的动员，再度崛起。这

反应了阿富汗政治的深层结构和难题，即阿富汗的

部落、族群和教派结构孕育着独具特色的政治文

化。多年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分歧与隔阂，

甚至是矛盾和敌对。只有基于本土政治传统，积极

面对这些问题，才有可能实现政治稳定。塔利班重

掌权柄既可能是阿富汗 40余年冲突的终点，但也可

能是新一波国内冲突的起点。塔利班看似兵不血刃

地夺取了阿富汗政权，但是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内外

挑战。从国内来看，塔利班必须面对 40余年冲突中

阿富汗存在的诸如族际关系、宗教与世俗、社会和

解、城市与部落、分权与集权，以及经济发展等结构

性的难题。近期，塔利班已表现出积极（转第 17页）

① Barnett R. Rubin,“Lineages of State in Afghanistan,”Asian

Survey, Vol.28, No.11, 1988, p.1202

② Daniel Thomas,“Taliban Will not Be Able to Access Most

Afghan Central Bank Assets,”BBC News, August 19, 2021.

③ Beth Timmins,“IMF Suspends Afghanistan’s Access to

Funds,”BBC News, August 19, 2021.

④ UNHCR Positionon Returns to Afghanistan, UNHCR, August

2021, p.2.

⑤ Michelle Nichols,“U.N. Security Council Pushes for Talks to

Form New Afghan Government,”Reuters, August 17, 2021.

⑥“Transcript of Taliban’s First News Conference in Kabul,”

Aljazeera, August 17, 2021.

⑦“Letter Dated 28 April 2021 from the Analytical Support and

Sanctions Monitoring Team Addressed to the Chair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Committee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1988 (2011),”

UNSC S/2021/486, 1 June 2021, p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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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开始前所未有地依据“中国威胁”转型：博明、

纳瓦罗等以往不在主流的保守派“知华”策士一度

密集占据决策高位，塑造、统合“全政府”对华威胁

认知与应对；全球同盟体系和力量部署开始深刻调

整，“印太”地区成为首要地缘关切，北约越发关注

“中国威胁”，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对华意

味日益突出；反恐体系下强调战术行动、地区打击

的“平叛型”国家安全思维开始系统调整，转向更强

调全球性、长期性、多领域的“战略竞争”，更加突出

经济与技术安全在国家安全布局中的地位等。①

特朗普时期以来，共和党保守势力推动的对华

“超强硬”对美国国内政治和中美关系冲击甚大；经

过此番推动，对华强硬基本成为美国两党、朝野、府

会的战略共识和美国对外政策领域一项新的“政治

正确”。尽管共和党在 2020年总统选举中失利，但

鉴于两党在国会两院中席位相差不多，且美国社会

持续呈现保守化趋势，共和党保守势力仍具备相当

的政治能量，其对华“超强硬”态势带来的潜在政策

影响不可小觑。为强化对民主党人的立法阻击并赢

回国会多数，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

（Kevin McCarthy）于 2021年 6月底宣布由百余名众

院共和党人组成七大工作组，“问责中国”工作组是

其中唯一针对特定国别的工作组。曾任特朗普政府

副总统的迈克·彭斯有意重返政坛，新近组建保守派

政治组织“推进美国自由”（Advancing American

Freedom），其中特别提出中国是美国需要“坚定应

对的敌手”。② 可见，共和党时下正着眼 2022 年国

会中期选举和 2024年总统选举加紧政治谋划，对华

“超强硬”在其策略布局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然

而，共和党保守势力推动对华“超强硬”并非毫无阻

力，如美国左翼进步主义势力就不认同一味推高对

华竞争。左翼核心政治人物、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

伯尼·桑德斯鲜明反对对华“新冷战”，众多美国进步

组织一再要求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更多考虑合作，避

免过度敌对。③ 在中国议题深度卷入美国国内政治

的背景下，共和党保守势力推动的对华“超强硬”已

经成为具有战略影响的政治策略。未来美国对华政

策会否进一步滑向消极对抗，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共和党在政坛的地位进退，以及美国执政者能在多

大程度上规避“反华政治”裹挟对华政策制定，理性

思考、把握中美关系未来方向，实现对华政策乃至整

体外交安全政策的“非政治化”。○
（责任编辑：王锦）

① 如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摘要》提出“国家间战略竞争而非恐

怖主义，现在是美国国家安全首要问题”“新的商业技术将改变社会并

最终改变战争形态”等论断，参见：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2018, p.1, p.3.

②“McCarthy Unveils Republican Task Forces, Announces Leaders

and Members,”https://www.republicanleader.gov/mccarthy-unveils-republican-

task-forces-announces-leaders-and-members/；“Standing Firm Against

Adversaries,”https://advancingamericanfreedom.com/issues/.（上网时间：

2021年7月5日）

③ Bernie Sanders,“Washington’s Dangerous New Consensus on

China: Don’t Start Another Cold War,”https://www. foreignaffairs. com /

articles / china / 2021 -06-17 / washingtons-dangerous-new-consensus-china；

“Biden’s New Cold War with China Will Result in Climate Collapse,

Progressives Warn,”https://www.politico.com/news /2021 /07 /07 /biden-

china-climate-collapse-progressives-498588.（上网时间：2021年7月10日）

（接第 8页）变化的倾向，但能否实现组织进化，改变

松散和庞杂的结构，仍然存在不小的挑战。对外而

言，塔利班的伊斯兰主义混杂着中东和南亚的伊斯

兰复兴思潮、部落主义和民族主义等，这些仍然是

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塔利班能否彻底切割与“基

地”组织等阿富汗境内恐怖组织的关系，不再为其

提供庇护，是塔利班融入国际社会和开展地区合作

的关键。因此，塔利班上台后，阿富汗或可实现一

定程度的稳定，但要真正解决国内存在的问题，推

动社会经济发展，融入国际社会并非朝夕之功。总

之，美国撤军和塔利班的崛起使阿富汗再次走到了

十字路口，这既考验塔利班的政治智慧，也需要国

际社会尤其是地区国家的深入合作。○
（责任编辑：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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